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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都哭干了
“我们老了进养老院也把她
带上，不然她可怎么办”

今年22岁的小清，圆圆的脸庞、
大眼睛。10岁那一年，她和邻家的
小朋友闹矛盾吵架，邻家的孩子骂
她：“你不是你爸妈亲生的孩子，你是
捡来养的小孩！”

“那时候她只是一个五年级的小
孩子，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不论我
们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小清的父亲
李洪说，从此，小清就变了一个人，整
天发呆、不爱说话。家里花了很多
钱，带她去海口、三亚看心理医生，做
过很多努力，但都不见效果，病情总
是反反复复。“从那以后，家里再也没
有听到过她的笑声。”

9月11日，东方市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中心成立，父亲把小清送到了这
里。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个叫“妹妹”
的人。

“唉，作为家人，我们不关心他
们，还有谁关心他们？”9月28日上
午，在东方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中
心，“妹妹”的母亲王慧芳盯着女儿
说。

“妹妹”和小清一样，患有精神分
裂症。关于女儿的将来，王慧芳什么
都不敢想。“我老伴说，以后我们老了
进养老院也把她带上，不然她可怎么
办呀？”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原因在医学
界依然未有定论，但只要患上这种
病，患者的生活就从此脱离正常轨
道，康复之路漫漫，要想回归社会，更
是难上加难。

“她病了16年，从16岁那年病到
现在。”王慧芳说，“初三那年开始发
病，说人家吐口水给她，无缘无故在
背后骂她。她开始整晚不睡觉，总是
自己发笑。2003年，我们带她去了
海南省安宁医院，结果诊断为精神分
裂症。”

从此，一家人的生活彻底改变。
“16年了，她啥也不懂，啥也不

接触，每天就是待在家里。给她饭她
就吃，洗澡还要强迫她洗。以前我和
她爸去上班，就得把她锁在家里。”王
慧芳说，她已经把眼泪都哭干了，对
于这种病，真的无能为力。

“妹妹”一头短发，白白净净。当
王慧芳说起这些时，她静静地站在一
旁，一言不发。

这16年来，“妹妹”发病了四五
次，在省安宁医院也住了四五次院。

孩子病情的反复，令王慧芳和李
洪身心俱疲，在他们眼里，社区康复
成为了他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今天我来到康复中心，跟
医生、护士及病友们玩得很开
心。我唱歌、跳舞、骑自行车，
进行有氧训练，我要经常活动、
经常训练，保持身体健康，早日
重返家庭，回归社会。”

这是一名22岁的女生写
的日记。除了沉默，她看上去
和其他女孩没什么两样，只有
她的父亲知道，她是一名精神
障碍患者。她的笑容在12年
前戛然而止，从此，父亲带着她
走上了漫漫的求医路。

我省有近4万名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他们中的多数经历
着治疗——病情稳定——再次
发病——继续治疗的怪圈，而
他们的家人也跟着遭受一样的
煎熬和痛苦。

今年5月底，我省出台《海
南省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年，85%以上的市（县）广
泛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
生日。目前，我省对精神障碍
患者的社区康复服务开展得如
何？社区康复能够给这位父亲
带来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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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2万元
“我有十多年没有看到女儿笑了，这些钱，你们拿去，缺什么
买什么，希望能好好地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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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
意见》中明确指出，建设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中心
由民政部门牵头推进。

10月8日，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促进处调研员汤宗波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国家的文件下达后，我省在今年5月底出台
了《海南省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的
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85%以上的市（县）
广泛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而我们期望
的是，到2020年，每个市县都建起一到两家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点。”他说，但要在全省铺开这
项工作，难度很大。

一是场地问题，各个市县都面临同样的困
境，社区康复中心建在哪？

二是人才问题，包括康复专业人才、心理咨
询师、精神科护士等，人才从哪里来？

“目前，我省在这方面的工作确实处于初级
阶段，全省都在探索。”汤宗波坦言。

东方市采取的政府出资向省安宁医院购买
服务的方式，向社区患者提供专业服务，这种模
式很难普及推广。“省安宁医院没有力量广泛兼
顾，只能给予业务指导。医院同样也招不到
人。”韩天明说。

“精神科人才缺乏是建立社区康复中心
最大的难题，因为社区康复不是简单的托管，
是需要对患者进行专业的服务，需要配套专
业的心理医生和护士。”占达飞说，海南省医
学院从今年起开始培养精神科专业人才，首
批招收了40名学生，但这些学生要5年后才
能毕业。

“政府首先要重视在人、财、物上给予倾斜，
也需要各个相关机构主动作为。目前各相关部
门的沟通协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汤宗波说。

韩天明也直言，由于这项工作是公益性的，
没有政府大力的支持，很难推广开来。

康复之路不易，回归社会更难。
今年27岁的小陈，当年高考681分，没有

被心仪大学录取，极度失望之下患上了精神
障碍。2014年，小陈病情稳定后，在一家洗车
场找到了工作，但没有想到，工作才半个月就被
辞退。“别人知道他的病后，对老板说如果让他
在这干，其他人就全部走。”陈芝说，小陈深受刺
激，回家没多久就再次发病了。

“社会上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偏见仍然存
在。这需要政府更加关注他们，帮助他们就
业。”陈芝说，目前已跟琼海的一家珠宝公司联
系好，社区康复中心的患者正练习串珠，等熟练
之后，可以按件获得工钱。“现在经费有限，插花
还只是让他们插假花，以后要考虑让他们插真
花。”

成立了半个月，容纳了28位患者后，东方
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中心的场地就显得捉襟见
肘。“会员跳舞连手都伸不开。”陈芝又努力争取
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将旁边闲置的办
公室改造成了多功能厅，将社区康复中心的面
积扩大到近300平方米。

10月4日，陈芝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东方
市多个部门的支持下，初步决定，东方市新建的
三甲医院竣工后，社区康复中心附近的120救
护中心将搬迁至新医院，旧址将考虑建爱心超
市和爱心洗车场，让患者经过康复训练后可以
在此就业挣钱，找到生活的价值。

余蔚非说，现在政府越来越重视精神障碍
患者的治疗和康复，作为干了一辈子精神卫生
工作的医生，她感到很欣慰。但同时，长期从
事这项工作也让她深有体会，社会上一些人认
为精神障碍患者是没用的人，是会惹祸的人，
精神康复工作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得到足够的
重视。

“这项工作，不做也没人追责，但还是需要
有人去做。”余蔚非说，现在心怡社区康复中心
已无法满足患者的需要，不得不采取分流训练
的措施。“靠民营机构来找场地，这不是一个民
营机构可以做到的事情。”

一方面是精神障碍患者的巨大需求，另一
方面却是社区康复服务供给的不足。相比内地
省份，我省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亟待
迎头赶上。而为避免更多人因病致残、更多家
庭因病致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亟待补齐的短板。

“我知道那2万元帮不上大忙。”李洪说，只
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像小清一样的孩
子，至少，让像他们一样的家庭重拾生活的信心
和希望。

（文中患者及家属名字均为化名）
（本报八所10月9日电）

关注世界精神卫生日

东方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中心成立后的第四
天，李洪拿着2万元，来到康复中心。

“我有十多年没有看到女儿笑了，我在这里看
到她笑了。”他流着泪对东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精神卫生科主任、东方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中心
负责人陈芝说，“这些钱，你们拿去，缺什么买什
么，希望能好好地办下去。”

东方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中心位于八所镇人
民南路，是利用原东方市皮肤性病防治所的一块
空地盖起来的。100多平方米的面积，布置得很
温馨，主要分成4个区域，分别是手工区域、书法
展览区域、娱乐区域和文体区域。东方市通过购
买服务的方式，在这里配置了一个由省安宁医院
派驻的医疗小分队，包括一名医生、一名专业护士
和一名专业康复师。

社区康复中心每天的活动，包括小短会、健康
操、舞蹈基本动作训练、会员之间相互交流、书法、
绘画、插花、游戏等。主管护士王丹励说，社区康
复治疗主要是根据患者社会功能的缺陷来选择康
复训练的项目，例如利用学习插花和串珠子来锻
炼他们的手脚灵活性。

社区康复中心成立第一天，小清在父亲和哥
哥的陪同下来到这里。“一开始，她坐在角落里，不
说话也不肯动。我们慢慢开导她，先问她喜欢什
么，她说喜欢唱歌，我们就放音乐，引导她唱歌。”
陈芝说。

社区康复中心鼓励患者每天写日记，而李洪
也渐渐看到了女儿的变化。

9月17日，小清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来到
康复中心，跟医生、护士及病友们玩得很开心。我
唱歌、跳舞、骑自行车，进行有氧训练，我要经常活
动、经常训练，保持身体健康，早日重返家庭，回归
社会。”

9月20日，小清写道：“今天我们康复中心开
展了居家训练厨艺大比拼，大家一起动手，我也搞

了一个菜，豆腐五花肉，大家都说特别香。以后我
要再接再厉继续参加康复。”

陈芝说，李洪的钱，他们婉拒了，他能理解患
者家属的心情，社区康复中心就像是患者的第二
个家。患者家属也不再是孤立无援的，有一个集
体可以依靠。

国庆前夕，海南日报记者见到李洪，他充满感
激地说：“政府办这样的康复中心对我们很有益，
对我们家庭帮助很大。小清的变化很明显，以前
叫她，她不理你，现在知道理人了，以前不梳头发，
现在扎起马尾辫了。”

在省安宁医院副院长韩天明看来，医院治疗
只能改善患者出现幻觉或妄想等症状，是对患者
急性期的干预治疗，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需要长
期、持续性的关注和训练。“病情稳定之后，他们需
要回归社会，但这个是安宁医院无法办到的事，必
须靠社区康复。”韩天明说，“在社区可以每天对患
者进行功能恢复训练，可以随时观察他们的病情，
有无复发、是否按时吃药等等，社区还可以提供给
他们更多交流的机会。”

“从国外的先进经验来看，精神病院不是越大
越好，而是越来越小，社区康复则是越来越大。”省
安宁医院副院长占达飞介绍，国内在上海和杭州
等城市，精神障碍的社区康复做得比较好。国家
现在的治疗要求是能让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

2017年10月26日，国家民政部、国家财政
部、原国家卫计委和中国残联联合下发《关于加快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意见》，指出社区康
复服务是精神障碍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
适应能力，最终摆脱疾病、回归社会的重要途径，
并提出到2025年，我国80%以上的县（市、区）广
泛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海南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处于起步和
试点阶段，比较滞后。截至目前，仅在琼海和东方
建立起社区康复试点。”占达飞说。

作为一家公益机构，东方市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中心的建立和运营都不容易。

2016年，东方市委、市政府对精神障碍患者的
日常服药和住院医疗费用医保报销后个人承担部
分和住院期间的生活费进行兜底承担，纳入为民办
实事项目，并且在2017年纳入常规项目每年实施。

除了东方市，琼海市在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
治的费用保障方面，也给予了足够倾斜。

琼海市实行“政府主导、医保先行、项目经费
兜底”的一站式门诊免费救治救助模式。同时，与
省安宁医院签订协议，将贫困患者（城乡低保户、
精准扶贫对象和持精神残疾证的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列为住院救治救助对象，提供每人每年4000
元费用，最大限度减轻和减免患者的就医负担。

2016年，琼海市作为国家精神卫生综合管理
示范区，在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救治和社区

康复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

琼海市现有心怡社区康复中心、琼海市皮肤
性病与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康复部、万泉文曲社区
康复服务示范站3个社区康复中心。

琼海心怡社区康复中心是民营机构，位于嘉
积镇金海路，2016年成立，是我省第一家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中心，由琼海市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
的方式运营。从2016年11月至今，有200多名精
神障碍患者前往心怡社区康复中心观摩和参加中
心组织的健康讲座和康复训练。

心怡社区康复中心负责人余蔚非是省安宁医
院的退休医生。10月9日，她在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过去病人在家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经过训练之后，起码可以打扫卫生，做做饭，生活
基本能够自理。”

社区康复中心的成立，不仅在一定程度
上解放了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属，也
让他们看到了更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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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是否可以复制
社区康复服务工作开展不易，在费用保障方面，政府给予了诸多倾斜

回归之路还有多长
人才依然是最大的瓶颈，别说社区康复
中心，医院也难招到精神专科人才

东
方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中心的患者在进行手工制作。(图片由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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